
蝉声 浪潮
秋天里的春天

一百多年了
那些白千层、樟树、榕树

一脸沧桑
浓阴里，孙逸仙的青藤
爬满陈寅恪的古典楼房

珠江的墨汁，可以写好多锦文华章
那支笔万古不废

光明流淌在我和他们的眼睛里
钟声永远敲响

一阵迷路的风
伏在怀士堂前的紫荆花上沉思

在中山大学
■欧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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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一颗石子，一颗
来自我身体内部的石子

把我绊倒在端午节的门口
钻心的疼痛

我的脆弱也毕露出来
完全没有医生的那种超然与淡定

住院，检查，手术
医生驾轻就熟

而我，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大汗淋漓
承受着焦虑、担忧、煎熬、恐惧的袭击

紧张地咬着牙承受此生
从未经历过的种种痛楚

亲友的问候像秋天的落叶
一片跟着一片

让我在苦不堪言的日子里
不时用强颜欢笑来

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与忧伤
已经在床上躺了七天了

状况自然是一天比一天好
医生的叮嘱像风铃在耳边回荡

青山绿水鲜花美酒
所有美好的景象

一直在脑子里来回走动
明明身在红尘

仿佛又与世隔绝
父亲当年说过，病来如山倒
所有豪言壮语都会不堪一击

这回果真有了切身体会
乐观是必不可少的良药

而悲观的情绪常常卷土重来
天天都在我的内心深处展开拉锯战

许多念头憋在心里
不吐不快

吐了，又显得娇气酸涩
其实，话说多了并没有多大意思

只有两句最能表达我的心境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天花板呢，那里空白一片

病中记
■龙泽平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
核爆炸试验首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
在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也是这一年我出生了，
当时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十几
元，算是高工资了。一般工人的工资
每月只有三四十元，还要养活多个子
女。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那
个年代，普遍平房居多，吃、穿都是
定量凭票。我就读于苗儿石小学
时，教室还是简陋的砖瓦平房，教室
里的黑板就是木板刷上黑油漆，角
度不对还会反光。教室的窗户有的
已经破损了，冬天挡不住寒风，夏天
遮不住酷热。平房的屋顶是一片一
片互相衔接的半圆形灰色瓦片，一
下雨，有的地方还会因瓦片破了而漏
雨。这时老师会用脸盆或水桶来接
雨水。同学们则分别坐在避开漏雨
的地方。“滴答、滴答”的水滴声伴随
着老师的讲课声，给安静的课堂插入
点点小乐曲。

学校的运动场是用泥土铺平的一
个大坝，晴天扬尘，雨天泥泞。在操场
的正中央有一个用石头垒成的台子，
那是我们的舞台。操场边上还有一个

由钢管焊制而成已锈迹斑斑的篮球
架，篮球架的底座是老师们搬来几块
条石压着，使其稳固。我们就在这里
玩耍嬉戏，上体育课，做广播操，举行
大型活动。那时物质十分匮乏，将废
旧的橡胶手套剪成橡皮筋；将鸡尾巴
毛制成毽子；用树枝制成弹弓；烟盒
纸、糖纸成为小伙伴用来比赛的道具，
就是我们的玩具。

1976年，邻居买了一台9寸的黑
白电视机，每到傍晚7点，在邻居家门
口都会挤满了大人、小孩观看电视。
一般5点多钟就会有小孩搬着小凳

“占位子”，就这样，我们从电视上看到
关于党中央重大活动的新闻，我们有
更多的机会学习党中央的精神。1977
年9月恢复高考，据当时的国家教委
1978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参考610万
人，录取仅40.2万人。据说那年整个
猫儿石地区参加考试的有几十人，只
考取了四人，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那
时激动和高兴的心情让我们现在都难
忘。知识改变命运，从此哥哥成为了

船舶工业学院的一名学生，开启了他
人生的新起点。受哥哥的影响，1983
年我成为了一家大型企业的工人，
198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党员，并满腔热情地投身
到创建重庆市精神文明工厂的活动
中，不分上下班，加班加点，为机器、设
备涂油漆、做清洁，连续奋战一个月，
双手磨起了老茧，但依然坚持。我不
怕苦、不怕累的工作态度，受到了领导
和师傅们的好评。经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单位被评为“重庆市精神文明工
厂”。这一年在组织和领导的推荐下，
经过选拔，我调入总厂团委工作，同时
参加了江北区党校的考试，正式成为一
名中央党校函授学员。随着对知识的
向往与渴求，参加了专科升本科的学
习，并于1995年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证
书。2003年经过推选，我成为江北区
第十五届人大代表。2005年，由于企
业搬迁，享受国家政策，我光荣退休。

时光荏苒，2020年全国人民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我亲身参与，切身体会
了党带领全国人民防疫抗疫的伟大实
践，看到了党和人民心连心，深深体会
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身为中
国人，我倍感自豪。

如今，我享受着丰富多彩的退休
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倍增，感
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比蜜还甜。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工程师
协会）

故乡的小溪
叮叮咚咚
带来白云

蓝天的香气，开满
母亲喜欢的那件

碎花裙

我的眼神，清澈成
一首动听的配乐诗

时光像个孩子，安静听见了
——母亲

时光静好
■王景云

每年的三月，虽说南山下的重
庆人还在纠结大衣能否换成夹克，
倒春寒哪时会应约而至，黄桷垭的
涂山湖边，却一派万花将开的架势。

先是白玉兰独俏，此时的涂山
湖公园里还冷清了点，踽踽有几个
游人，或者不怕春雨的新娘，备着皮
草披肩，对着相机嫣然巧笑。那高
高的一树花朵特别抢镜，冰清玉洁
的硕大花瓣，努力绽放，华美得耀
眼。出几个大太阳，杜鹃也开始一
丛丛铺开了，常见好养的花儿，在湖
边就如燎原星火般漫山乱开，红红
火火的，兆头大好。

慢慢地，桃花梨花一起赶趟
儿。桃花粉嘟嘟的，那颜色看着
总让人想起十四五少女的腮红。
总能看到逛湖的人手一束桃花，
老的小的，都喜气嚷嚷，走桃花运
走桃花运。梨花则低调得多，在
农家小院前白茫茫一片，它是最
适合在月下或雨后观赏的花朵，
对着满树飞雪，文人们施施然吟
出一首好诗来。

整个南山开得最声势浩荡还算
樱花。樱花开的时候，重庆的春天
彻底来了，可以轻灵地穿着鲜艳单
衣在花下徜徉比美。樱花花瓣累
累，厚重肉感，如云似霞，华丽绝决，
仿佛发了狠地要夺整山的花魁。对
于地道的重庆人来说，每年春天上
南山赏花像是必修课。特别是在涂
山湖边，花树下，几张照片一拍，就
顺势在那暖暖的阳光下、浓浓的花
香中一躺，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涂山湖边，望得见重庆第二外

国语学校的学子们，红色的校服，也
是春天的花朵，面孔英气、生机盎
然。作为一个南岸原住民，我不太
能清晰数说二外这所建校已 81 周
年的名校如珍珠串般蜿蜒的历史文
化，就连它的学生、我的母亲也无
法来龙去脉详尽始末。然而我的家
族幼时便与这里结缘。二外对面的
黄桷垭老街上，飘散着我的家族气
息——摩肩接踵的木板房里，曾有
我家的一栋，我的妈妈和她的弟妹
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祖屋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易主了，八十多
平方米两层楼的木头房子，两千块
钱就卖了。后来曾给三姨谈起过，
觉得可惜，三姨淡淡一句：那时多穷
啊，两千块是一笔巨款了，你外公要
养家啊！

如今那栋楼被新主人翻修成了
砖房，但妈妈每每走到房前，都会发
呆良久，那是她儿时的记忆，是大学
梦的起点。至今记得许多邻居，在
街口开副食店的大妈，是妈妈的中
学同学。妈妈1959年至1965年在重
庆市第四女子中学、现重庆市第二
外国语学校读初、高中，1965年在现
重庆邮电大学的大礼堂参加了高
考。然后一举考上四川师范大学，
成了家族里第一名大学生。再回黄
桷垭时，已人过中年！

妈妈回忆，女中一个班级有50
多名女生，全班有7个人考上了大
学，例如重大、西师、川师、武汉水利
工程学院等，没读大学的同学有的
去云南上山下乡，有的去外地工作，
头发花白时定居在了异乡，还有同
学成了四中（二外）的老师。四女中
成了她们常梦见的地方，梦中她们

还是十几岁学子，住在涂
山湖边，课余“背个背篓去
周围田地里打猪草，帮学
校喂猪”。去年二外80周
年校庆，年过七旬的她们
早早在微信群里相约，回
到了母校，去雪松下合
影。开心的镜头下，她们还是当年
的小姑娘。

黄桷垭老街如今已成城市的新
地标。800多年历史的茶马古道，不
少大名人，包括蒋介石和宋美龄走
过；老街上有一个如四合院的青砖
木屋，是台湾著名作家三毛故居，三
毛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从出生
到六岁都生活在这里，1990年曾回
来过；再往上走，就是曾经的铁路疗
养院，建于清代的文峰塔矗立山顶，
有白沙小姐坟的传说，《一双绣花
鞋》在此取景；涂山湖在老街对面，
这是老黄桷垭人的游泳池，湖边曾
经开过一个火锅店，名厨掌勺，回忆
中的美味；二外是80年名校，名人辈
出，走向世界；邮电大学也一定要去
的，春天樱花季时花瓣累累，如云似
霞。渐渐暮色四合，从一棵树观景
台往山下望，一家一家的灯火次第
绽放，重庆的夜景华丽而亲切。

难忘黄桷桠，南山的肥沃宽厚
泽被着它的一代代子孙，这里每一
朵开在枝上的野花，每一只清晨啼
鸣的鸟儿，都提醒我来历与故乡、
血脉和根基，让能够享受每个黄桷
桠春天的我，倍感岁月情深、幸福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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